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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
长，染发类化妆品使用逐渐增多。染发类化
妆品是一类具有改变头发颜色作用的特殊化
妆品，使用后可能引起不良反应。

数据显示，2017年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系统共收到染发类化妆品不良反应/事
件报告2688份，占收集到全部特殊类化妆品
不良反应报告（12790份）的21 . 02%，涉及
染发类化妆品2707例次，其中报告类型为严
重的报告25份，占特殊类化妆品严重报告总
数（45份）的55 . 56%。

近年来，我国化妆品市场发展较快。然
而，监管基础却相对薄弱，化妆品法规体系
不健全，技术标准、生产准入条件偏低，有
关技术要求和技术规范缺失，以次充好、以
假乱真，以及非法添加药物等现象让化妆品
行业频频陷入信任危机。特别是，美容美发
的化妆品经营行为违规较普遍，各种违法违
规现象层出不穷，且侵害方法越来越多样
化，并具有隐蔽性，不少劣质化妆品给消费
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笔者认为，应健全监管机制，根除染发
化妆品不法行为滋生的土壤。现行相关法规
条例已使用近30年，滞后于现实情况。应尽
快制定完善相关条例，补齐化妆品市场法律
短板，为相关部门将化妆品纳入综合执法监
督的管理范围，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完善染发类化妆品安全标准，制定完善
化妆品技术标准、规范标签标准，化妆品标
签标识必须标注化妆品所含有的全部成分，
严格化妆品标签标识的规范标准，建立染发
化妆品评价监测、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检
验、不良反应监测体系，保障染发化妆品质
量安全。

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引导其依法经
营。同时，加强化妆品安全常识宣传，提高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加强染发化妆品的生产经营监管，加大
处罚力度，对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产
品的企业、商家和从业行业，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严肃查处，严格依法予以处罚，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青岛市 潘苏子

补齐化妆品监管短板

6月18日：7版《100个饮料瓶织成一张
毛毯》最右栏长文倒数第5段第6行至第7行
“建成目前世界唯一一条从废旧聚脂回
收”，“聚脂”应为“聚酯”。

6月14日：9版《十年“封”出绿水青山》，文
中第1栏第1段第2行“嘉祥县，因为山青水秀、
物产丰饶”，“山青水秀”应为“山清水秀”。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6月17日：3版《伊朗电影如何“讲故

事”》，文中第5段第4行“有可能是完全是
不同的角度”，两个“是”字应去掉一个。

6月16日：5版《“农民运动大王”—彭
湃》，文中第2栏第4段第1行至第3行“澎湃
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
执行委员会”和第3栏第2段第3行至第4行

“澎湃与战友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高唱
《国际歌》”，两处“澎湃”均应为“彭湃”。

6月15日：16版《俄罗斯 开门红》，
文中第3栏第2段第4行至第6行“虽然俄罗斯
队与沙特队的世界排名较低，分边位列第70
位和第67位”，“分边”应为“分别”。

6月 1 4日： 9版《这儿伏季休渔渔民
忙》，文中第4段第6行至第7行“在协会投
标收购，每斤 1 8 . 1元，每斤高出市场价
5 . 1”，“5 . 1”应为“5 . 1元”。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去年，在沂蒙山区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有3
名贫困家庭的孩子申请到了临沂市技师学院“教
育扶贫”的名额。但在半年时间里，这3名学生
又相继离校回家了。

这让费心“操持”此事的当地扶贫干部不
解：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为什么他们
宁愿辍学、打工，也不愿意回去上学呢？

迷茫中的离校选择

这个村是省定贫困村，全村179户610人。去
年年初，该村贫困户还有22户120人，如今已经
缩减到1户2人。

这3名贫困学生是李正（化名）、李浩（化
名）、李兰兰（化名），年龄分别只有15岁、15
岁和20岁，家庭都是因病致贫，目前都已经退出
了贫困户行列。

不久前，跟随当地扶贫干部，记者走进李正
家中。去年秋季入读技师学院，这个15岁的男孩
仅在学校待了2周，就坚持回家了，并表示要
“外出打工”。

李正的母亲因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父亲
一个人在当地种植花卉，每月大约有3000元收
入。由于距离自己的工作地点不远，李正的父亲
曾经到学校盯着儿子让他学习，“我看了好几
天，但他最终还是跑回家了”。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李正说不清楚。
比李正多上了几周的李浩，跟技师学院的同

学一起离校，到外县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一个
月有2000元的收入。

进入技师学院学习幼儿教育专业之前，李兰
兰已经在当地一家幼儿园工作过，但由于没有幼
师资格证，每月也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

当地扶贫干部上门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
“如果孩子进行学习，拿到资格证，不仅能找到
更稳定的工作，待遇也会更高。”

但是，在学习了半年之后，李兰兰也回家了，
重新到当地一家没有注册的民办幼儿园工作。

“目光短浅”的隐忧

今年21岁的刘祥银，是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

前台井村人，通过当地的“教育扶贫”项目，他
进入临沂市技师学院学习一年多了。

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刘祥银的父亲因癌症住
院做手术，自己也未能考上大学。如今，他在学
校学习的是数控加工专业。“按照上一届毕业生
来说，我们专业毕业后每月三四千元不成问
题。”他说。

“引导”刘祥银进入临沂市技师学院的是该
校老师胡怀勇，当时他就在前台井村担任“第一
书记”。

胡怀勇告诉记者，自己当时走访中发现，有
的初中生、高中生家庭贫困、学习不好，在
1 4岁至1 6岁的年纪就会选择外出打工挣钱。
“我们学校有教育资源，能否勉励他们继续
上学？”

连续三年以来，该学院分别面向前台井
村、沂堂镇等临沂市的贫困家庭招生，目前
大约有 2 0 0名贫困生享受“教育扶贫”政策
在校就读。

胡怀勇表示，进入技师学院就读的贫困生，
不仅免收学费和住宿费，每人每年还享受2000元
助学金，更重要的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
安排就业。

去年以来，兰陵县先后与鲁南技师学院、山
东交通技师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每年分别从当地

录取1000—1500人到学院学习。在今年春季招生
中，当地“报送”的800名学生，只有710人进入
技师学院学习。

从免学费、住宿 费 ， 到 发 放 国 家 补 助
金，再到优先挑选专业、优先安排就业，在
如此优惠的政策导向下，一些贫困生为何还
是离校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职业学院毕业生与初中
毕业直接工作的人收入差距不明显，是造成不少
学生不愿意继续学习或选择离校的一个重要原
因。

现在的家长和学生，都有自己的一笔经济
账。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如果孩子初中毕业
进入中职学习，要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还
得需要继续学习，前前后后得有几年时间；
初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一年至少也能挣 3
万元吧？

这位家长的想法可能代表了目前许多家长尤
其是贫困家庭的心声。

谁来“助学扶志”？

如何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来接受教育？在很大

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基础教育。
之前，兰陵县组织教师入户走访，重新摸清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情况。2016年以来，
兰陵县发放学前教育助学金64人次，发放家庭经
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732人次，发放高中助学
金282人次、中职助学金68人次，救助建档立卡
大学生107人次。

当前，“教育扶贫”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手段。但是，贫困地区面临的教育质
量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硬件方面，更体现在
软件方面，也就是师资力量的匮乏与结构不
合理。

以兰陵县为例，按照师生比要求核算，兰陵
县中小学教师缺编2000人左右。全县中小学教师
学科、年龄结构不合理且老龄化现象严重。其
中，50岁以上小学教师占到了35 . 5%，英语、音
乐、体育、美术教师缺口较大。

2012年以来，兰陵县连续实施了两个“千名
教师补充计划”，6年实际新增教师766人。但
是，最近三年达到或即将达到退休年龄的教师接
近900人。

今年以来，兰陵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360
名教师，现场+网络报名人数突破了6000人。但
“招人好招，但留人难。他们有岗位了，工作稳
定了，再考虑去其他地方。”

如果孩子初中毕业进入中职学习，要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

还得需要继续学习；初中毕业打工，一年至少也能挣3万元吧———

教育扶贫贫困生为何“离校”

□记者 马景阳 报道
近日，记者发现，在淄博周村的联通路

与正阳路的交岔口，一根粗壮的柱子矗立在
路中央，前后也未发现任何警示标识，非常
危险。

柱立路中，危险！

□ 本报记者 赵丰

今年6月1日起，原济南火车东站正式更名为
“大明湖站”。随着动车线路的增加，原本线路
不多的大明湖站，停靠的火车车次这几年也有所
增多。

此前济南市“两会”上，市政协委员联名提
案建议：目前的济南东站处于济南市主城区，功
能指向与名称不相符。当前的东站毗邻著名的大
明湖景区，更名为“济南大明湖站”，可以起到
地物人文和谐的效果。

近日，记者在大明湖站发现，更名后的车站
和以往相比变化不大，相应的管理、服务没有跟
上，与“大明湖”这一名称背后的城市形象不相
称。

7月19日清晨5点20分左右，记者在送家人到
大明湖站乘车时，出站口尚没有旅客出站，也少
有出租车和各种车辆在等待旅客，车站一片安
静。

车站中央的停车区域，一位中年妇女在用心
地擦着面包车。十几分钟后，她发动车辆，开向
了出站口。

出站口的显示牌上显示，从烟台发来的
K5508次列车即将到站。这时，记者发现，在出
站口旁的路边，已经停靠了三辆面包车。

出站闸门一开，陆续有提着大包小包、扶老
携幼的旅客下车。这时出站口附近就热闹了起
来，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人，通过各种
方式在招揽乘客。

在出站口的台阶下方，几位面包车车主一直
在向旅客询问，“十元钱一位，去济南西站的有
没有？”“去火车站的？”“去汽车站的？”

被喊住的旅客有的直接接受了他们的“邀
请”，跟着他们先上了车。但车子没有开走，他
们还要继续招揽乘客。

更多的旅客则觉得价格有些高，不愿意接
受。有一队旅客，三个大人分别带着一个孩子，
车主给他们要一人十元，她们没同意，就出站寻
找交通工具。

出站口对面的栏杆旁，也有一群人举着各色
的牌子，上面标明车辆驶向的地点，招揽乘客。
在其中甚至有一名戴着“安检”红袖章、穿着工
装的人员。

而在出站口的一处标识牌上，明明写着“严
禁喊客、拉客，违者依法处罚”。

记者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空车等待乘客，却
无人搭乘，后面的出租车一直按着喇叭，他有些
无奈，驾车离开。

不坐出租车的旅客，沿着围栏向站外走去。
栏杆围成的最里面的一条道路，有的右侧也停着
车，出站的旅客、汽车、电动车等混杂而行。

直到接近完全走出站外，机动车才由出口驶
向另一车道。

在车站的出口，又有一拨招揽乘客。停在此
处的出租车就多了一些。

记者意外看到，刚才擦车的女司机行驶到路
口后，又下车问在路口的旅客：“还有去西站的
吗？”左问右问，见无人搭理，两分钟后，她就
驾车驶向济南西站。

路口还停了三四辆车，有的停在路面上，影
响了交通。

此时，时间5点50分左右，很多公交车还没
有发出。

无车可坐的旅客有的往西走去，有的坐在旁
边店铺的台阶上休息。有的旅客先是往西走了一
会，后来又看着手机，往东走，在“大明湖站”
公交站牌处停下查看线路。

记者遇到了两位问路的外地旅客。一位问：
“我要去济南火车站，坐K83路车是吧，是不是
要到对面去，对面站牌在哪里？”

记者虽然来过原济南东站、现大明湖站四五
次，但对周围也并不算熟悉。抬头往对面望去，
并未发现对面的“大明湖站”公交站牌；返回
时，才发现对面的站牌在往东约几百米处。

另外一名旅客用手机搜索路线，他需要坐
K57路车，得走一段路。如果想少走路，就得换
乘K36路，但也找不到站牌。最后总算根据地图
语音导航，找到步行路线。

在这处公交站牌，还有“小车”揽客：一位
老人开着三轮电动汽车，问个年轻人，十块钱走
不走？年轻人摇头，继续坐在行李箱上眯着休息。

6点钟出头，K33路车驶出了附近的公交车
场，一些旅客终于上了车。

记者此次调查的这个时间段之外，也有坐夜
车，凌晨两三点钟到大明湖站的旅客反映，“面
包车们”更为猖狂，甚至有的出租车也成了“黑
车”，不打表，价格是正常价格两倍多。

孟先生是一位在济南工作、生活多年的退休
教授，近期在大明湖站的体验让他颇为窝火。他
说：改名后，这个小站的车次也多了起来。大明
湖可是济南响当当的名片呀，带着好奇我体验了
一把。尚未进站，看到的是停在广场的黑出租车
主在吆喝，而正规出租车却像唯恐避之不及一
样，匆匆走开。在阳光暴晒下、排着长队终于走
进候车室里，里面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我终于
挤到大空调柜机旁边，却一点风都没有。

广场嘈杂，面包车横行，候车室空调有时失灵———

“大明湖站”，你该成为济南新名片啊！

出站口外、站外不少人在招揽乘客，无车坐的旅客坐在台阶上休息。 记者 赵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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